











        我在批评《青春万岁》之前很有一些犹豫，因为演出说明书
上写着“艺术顾问：董健”。董健先生是我的导师，学生批老师顾问了的东
西，不能没有顾虑。 
















    话剧《青春万岁》的改编，可以说既忠实于原著，又背弃了原著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上高中的时候恰好赶上抗美援朝运动开始，我记得那年
十一月在咱们学校小礼堂的会—— 
      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，那时候，校长您还没有来。我记得那天
是阴天，落着雪；那天我穿着 









      得跺脚，说到半截，初一一个小同学晕过去了——直到现在，一
闭上眼睛我就看见她白纸一样 
      的带着青色的脸；她躺在护士怀里，我也记得那护士的肥大的白
衣服，那护士像母亲一样地救 
      护她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小同学的妈妈是在青岛被美国水兵强奸
后自杀的，她一直没有对人讲 
      过……在我们升高中的时候， 学到的第一课是仇恨！ 那时候青
年艺术剧院正在演《保尔·柯 
      察金》，全体团员去看了，住宿生回来没睡觉，连夜讨论‘怎样
把自己献给全人类的解放事业？’ 
      第二天下午，我们班的‘刘胡兰战斗队’成立，团区委书记也来
参加，同学们自愿组织起来学 
      习军事、救护、防空……我们都下定了‘一旦需要，立刻奔赴前
线’的决心，我们举起右手宣 
      誓：‘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，要像刘胡兰一样坚强，一样纯
洁……’在我们宣 
      誓的时候泪流满面，最后揩干了眼泪，喊出雄壮的口号。 





           
 
